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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

在我家乡的东面，矗立着一
座绵延 40 华里的奇峰峻岭。它
南起后城镇的滴水崖，北到龙门
所小堡子村止，人们称之为四十
里 长 嵯（ 音 cuó，当 地 人 读
chā）。 登 高 远 眺 ，长 嵯 犹 如 一
座巨大雄厚的绿色屏障，被誉为

“京西第一山崖”，又因长嵯突围
战 曾 在 此 打 响 而 闻 名 遐 迩 。 近
年随着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这里
成为许多游客的首选之地。

穿过历史的烟云，拂去岁月
的尘埃。1942 年 5 月，为粉碎日
寇对华北大规模“扫荡”，扩大冀
热察抗日根据地，我晋察冀边区
为充实冀东抗日力量，加强冀东
党、政、军领导，派遣一批地、县
及第十一团的干部 100 余人前往
冀东,由平北十团进行护送，团长
为王亢、政委为吴涛。通过平绥
铁路时，被“扫荡”的日本鬼子发
觉，他们一路尾随而来，并调集
2000 多兵力围追堵截，企图将冀
东 干 部 消 灭 于 东 进 途 中 。 23 日
早晨，天刚蒙蒙亮，十团一营和
被 护 送 的 干 部 到 长 嵯 集 结 。 我
先头部队刚刚攀上嵯，便与敌人
交上火,王亢急命团参谋海健率
一个排死守嵯西隘口，掩护东进
干部向嵯东突围。与此同时，嵯
南、嵯北等方面的敌人相继围攻
上来，部队四面受敌。战士们越
战越勇，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
完 了 ，就 掀 起 山 石 狠 狠 砸 向 敌
人。敌司令官气急败坏，挥舞指
挥刀亲自督战。当发觉我方弹

尽粮绝后，敌人不约而同地从四
周蝗虫般疯狂扑来，嘴里不住嚎
叫着:“捉活的，捉活的。”这时阻
击部队仅剩下 37 名壮士，他们望
着转移到安全地带的主力部队，
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或扑向敌
人 展 开 殊 死 肉 搏 ，与 其 同 归 于
尽；或砸毁枪支，高喊“誓死不当
亡国奴，誓死不当俘虏”，然后义
无 反 顾 地 跳 下 悬 崖 。 除 龙 文 水
架在树上生还外，冀东专署专员
夏德元、十一团政委耿玉华、十
团参谋海健等 36 名壮士全部壮
烈牺牲。这次突围战，我军以较
小的代价摆脱强敌的包围,毙敌
司令官以下官兵 200 多人。

如今，抗日的烽火硝烟早已
散去,山石上的弹痕也被岁月的
风雨蚀平，但英雄的形象仍鲜活
地 跃 动 在 四 十 里 长 嵯 的 记 忆
里。长嵯挺拔峥嵘的雄姿，仿佛
就是勇士们威武强健的躯体，还
跟当年一样，紧握手中枪，沉着
冷 静 地 阻 击 着 顽 敌 。 幽 幽 山 谷
间，好像还回荡着不绝于耳的厮
杀和呐喊。

为 缅 怀 英 烈 ，铭 记 历 史 ，
2014 年 7 月, 赤 城 县 在 四 十 里 长
嵯脚下，动工兴建了一座大理石
结 构 纪 念 碑 。 该 碑 背 靠 巍 峨 壮
观、峭如刀削的四十里长嵯，俯
瞰 白 河 河 谷 及 崇 山 峻 岭 。 碑 上
镌刻着“长嵯突围战纪念碑”八
个 镏 金 大 字 ，在 阳 光 下 熠 熠 生
辉，光彩夺目。碑端是红色的五
角 星 图 案 ，建 筑 风 格 庄 严 、典
雅。碑文字迹刚健挺拔，详细记
录了勇士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

雄壮举。
去年初夏的一个周

末,我追寻着烈士们昔日
的 足 迹 ，在 村 委 会 干 部
老 赵 的 陪 同 下 ，徒 步 从
范 家 沟 西 坡 ，沿 荆 棘 丛
生 的 蜿 蜒 小 径 开 始 登
山 。 一 路 走 走 停 停 ，费
了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终 于
攀 上 长 嵯 。 站 在 嵯 顶 ，
举 目 四 望 ，只 见 坡 岗 沟
壑 间 生 机 盎 然, 满 山 的
树 木 抽 出 新 的 枝 条 ，长
出 嫩 绿 的 叶 子 。 杏 花 、
梨 花 、樱 桃 花 ，竞 相 开
放 ，一 团 团 ，一 簇 簇 ，粉
的 像 霞 ，白 的 如 雪 ，红
的 似 火 ，让 人 眼 花 缭
乱 ，目 不 暇 接 。 附 近 十
几个村庄如群星捧月般
簇 拥 在 它 的 周 围 ，村 庄
上 空 炊 烟 袅 袅 ，一 片 安
静 、祥 和 的 生 活 景 象 。
远 处 缓 缓 流 淌 的 白 河 ，宛 如 嵌
在 绿 色 山 峦 帐 幔 间 的 一 条 玉
带 。 面 对 此 情 此 景 ，我 想 长 嵯
突 围 战 为 国 捐 躯 的 烈 士 们 一 定
不会感到孤单、寂寞。

忽 然 ，老 赵 一 阵 惊 呼 ，他 无
意 间 在 石 缝 中 捡 到 一 枚 锈 迹 斑
斑的子弹壳，一看就是经过岁月
的沉淀。他从衣兜掏出纸巾，边
仔细擦拭边兴致勃勃地说:“长嵯
突围，我军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
斗。听老人讲，战役结束，有村
民拾回满满两箩筐的弹壳。”

接 着 ，他 又 带 我 穿 林 挂 刺 ，
寻 找 到 当 年 发 生 突 围 战 的 地

方。时光荏苒，昔日硝烟弥漫的
战场已成茂密的树林，成片的松
树、桦树满目葱茏。多年封山禁
牧，山川植被茂盛，空气清新，是
难 得 的 天 然 氧 吧 。 老 赵 眉 飞 色
舞地告诉我:“前年春，村委会利
用长嵯自然风光及红色故事，发
展旅游业，采取村民入股、集体
经营的方式，注册了旅游公司。
村里每天车来人往，异常火爆。”
听罢，我不禁对村委会干部的远
见 卓 识 暗 挑 大 拇 指 。 长 嵯 迎 来
新的机遇，出现更大的变化，烈
士们地下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作者单位：赤城县司法局）

四十里长嵯忆英烈

四月的天气，乍暖还寒。油菜生
长的脚步并未畏寒而歇，它踏着时节
的 韵 律 ，盎 然 开 放 在 厚 衣 加 身 的 春
天。

我悠闲地坐在书房，观赏着朋友
微信转发的油菜花图片，赏心悦目。
黄澄澄、金灿灿，齐刷刷地成方连片，
俨然一幅饱蘸浓彩的油画，顺着由近
及远的视线，铺展在大地之上。惊艳
之下，我陶醉其中，心底禅意萌生，似
乎聆听到寒意潜抑下油菜淡然花开
的声音，那么轻微，那么柔弱，那么玄
妙，似有似无拱围于花海之上，氤氲
在天地之间。

终于，我激情难抑，决意驱车前
往这爿油菜生长之地的雅风庄园，一
睹其风光，去感受一番揽景于怀、人
境相融的桃源。

从县城驾车西行 15 分钟，左拐进
入武馆线省道一路向南，就渐趋出离
了车水马龙的喧闹，车窗外呈现一望
无垠的碧野。春风吹拂，阳光跳荡，
绿油油的麦田在阡陌的分割中，成方
连片地往车后挪移。我打开车载音
乐，耳畔舒伯特的钢琴曲，流水一般
地唱响在岁月的河流里。几曲终了，
远方蓦然现出了一道绿黄相交植物

带，黄的高显，绿的低矮，随着车行推
进，偌大的黄片区约有数百亩之大，
盈然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

车 进 雅 风 庄 园 停 下 ，我 推 开 车
门 ，空 气 中 浓 烈 的 花 香 迎 面 扑 来 。
踏 步 而 行 ，走 进 观 赏 甬 道 ，便 置 身
这 浓 稠 如 蜜 调 的 油 菜 花 海 之 中
了 。 徜 徉 在 这 浑 然 天 成 的 巨 幅 油
画 里 ，儿 时 的 天 真 瞬 间 在 沉 睡 中 唤
醒 ，真 想“ 打 几 个 滚 儿 ”“ 捉 一 会 儿
迷 藏 ”。 可 惜 这 种 自 发 的 天 真 ，又
顿 时 自 觉 地 让 理 性 所 抑 ，只 有 艳 羡
观 望 那 自 由 自 在 的 蜜 蜂 。 蜜 蜂 在
花 丛 中 穿 梭 如 织 ，凭 借 高 频 振 动 双
翅 ，或 肆 意 吸 吮 着 花 粉 ，或 在 花 蕊
间 翻 滚 攀 爬 ，那 沉 醉 状 态 ，即 使 我
走 近 细 察 ，亦 丝 毫 不 为 所 动 。 还 有
远 方 翩 翩 飞 来 的 蝴 蝶 ，成 双 结 对 ，
前 后 嬉 戏 ，任 高 忽 低 ，一 如 人 间 热
恋 的 少 男 少 女 ，情 窦 绽 放 ，随 性 起
舞 ，似 乎 来 者 为 客 ，它 们 才 是 这 里
真正的主人。

诗 语 有 言 ，青 山 不 墨 千 秋 画, 绿
水无弦万古琴。我融入这大地里生
长出来的时景之画，在逸气抒发中，
希望能寻找到绿水之美。一位当地
居民抬手指向东南，我循指遥望，在
花海的东北向还有一处土山，山上有
亭。莫非是积土成山，山下开潭，放

水成渊？早听说雅风庄园的前身是
片盐碱滩涂，盐碱滩上兴建观光农业
生态园，应是大抵如此。

穿过甬道，步行来到计有 20 余米
高的土山脚下，一方约计 300 米长、百
米宽的矩形水潭紧邻花海，果然在这

里驻扎。水光潋滟，绿水清澈，在阳
光的透射下，潭中之鱼随性畅游，别
有 情 趣 。 顺 着 潭 沿 观 赏 其 间 ，蓦 然
又 发 现 潭 沿 至 水 面 的 陡 坡 上 、背 光
的 低 洼 处 ，甚 至 被 雨 水 冲 刷 过 后 的
沟 壑 里 ，依 然 有 花 开 的 油 菜 。 想 必
是油菜播种时，种粒不慎抛撒而出，
命运不济才来到了这里。我俯身蹲
下，慢慢地扶沿而下，仔细端详起这
棵棵孑然独立依然向阳而生的油菜
花。

它们棵棵分离，既失却了紧密相
拥的灿然，也没有众人惬意的夸赏，
却依然在这里无悔地生长。它们有
的扎根于泥泞之中，一样开出了无垢
的嫩黄花朵；有的生长在难见阳光的
极阴处，却丝毫没有折损向光生长的
本性，平静地酝酿出自己的花朵。看
那长在沟壑处的油菜，纤细的枝干，
居然顺沟弯曲，却挺拔向上，它们将
花朵举在枝头，依然绽放。我们漫步
花海，是欣赏油菜花开集体招摇带来
欢笑，而这里的孑然逆袭，则是洗礼
精神、照亮灵魂的诗意。

我走上土山，站在四处无拦的亭
下放眼眺望，脚下成片连方的灿灿金
黄尽收眼底，远方绿油油的麦田尽情
铺 展 ，再 极 目 天 地 相 接 处 ，浩 渺 浑
然。纵览这大自然馈赠的层递推进
的目色，心中唯有那望之不及、背阴
生长、依然无悔的油菜花开，长在了
我的生命里。它们纤细却又茁壮，柔
弱却又刚强，孑立花开在无人处，却
芬芳了人间。

（作者单位：临西县人民检察院）

童 年 的 春 夏 时 节 ，是
逮老鸹虫的时节。家住村
外 ，往 南 一 条 大 道 两 边 都
是田野。道两边种了两排
杨树，高低不同。春天，杨
树 刚 长 出 新 叶 的 时 候 ，下
午 一 放 学 ，我 们 就 从 家 里
拿 出 空 药 瓶 或 酒 瓶 子 ，不
约 而 同 地 来 到 这 条 大 道 ，
一般是五六个人一伙。春
天 里 干 旱 少 雨 ，那 路 面 边
沿 处 特 别 暄 的 地 方 ，用 木
棍 挠 几 下 ，就 能 从 土 里 挖
出老鸹虫来。

天 色 渐 黑 ，眼 前 有 飞
过 的 老 鸹 虫 ，飞 得 并 不 高
也 不 快 ，我 们 跑 着 跳 着 追
赶几步就能逮住几个。一
人 多 高 的 小 杨 树 ，伸 手 就
可 够 到 枝 叶 ，杨 树 叶 上 有
好 多 黑 色 的 老 鸹 虫 ，黑 豆
粒 一 样 大 小 ，细 绒 毛 如 锦
缎 一 般 光 滑 ，静 静 地 吸 附
在 树 叶 上 ，很 容 易 伸 手 逮
一 个 放 进 瓶 子 里 ，有 时 能
同 时 逮 到 两 个 、三 个 甚 至
更 多 。 我 们 称 黑 色 的 为

“小黑妮儿”，红色的为“新
媳 妇 儿 ”。 直 到 把 伸 手 可
及 处 的 老 鸹 虫 逮 完 ，有 人
在 树 干 上 踹 上 几 脚 ，树 顶
部 的 老 鸹 虫 就 落 到 地 上 ，
孩 子 们 呼 啦 围 过 来 ，抢 着
捏老鸹虫，一只手捏，另一
只手要捂住瓶子口。挨棵
树 走 过 后 ，每 个 瓶 子 差 不
多能装满。

走 到 粗 壮 的 大 树 下 ，
树 叶 是 够 不 着 的 ，往 往 会
两 三 伙 人 聚 齐 ，几 个 男 孩
子 同 时 用 力 踹 树 ，老 鸹 虫
像 下 雨 一 样 哗 哗 落 下 来 ，
同时落下来的有几个大个
儿的，比玉米粒还要大些：
背 部 是 两 片 盔 甲 ，银 灰 色
的，我们称为“虫壳郎”；紫
铜色的，亮晶晶的，我们称
为“老罐儿”。“老罐儿”
相 当 于 老 鸹 虫 中 的 王 ，谁
能 发 现 并 逮 到 一 只 ，就 会
惊 喜 地 炫 耀 好 半 天 ，一 只

“虫壳郎”或“老罐儿”的大
小 能 顶 三 四 只 老 鸹 虫 呢 。
我 们 逮 一 会 儿 玩 一 会 儿 ，
互 相 比 比 看 谁 瓶 子 里 的
多 。 也 会 拧 上 盖 子 ，晃 动
瓶 子 ，看 那 些 老 鸹 虫 在 瓶
子 里 往 上 爬 又 掉 下 来 ，乱
飞一气，嗡嗡有声。

那 时 候 ，逮 老 鸹 虫 是
我每天的主要任务。回家
后把拧紧盖子的瓶子先拿
给 娘 看 ，听 到 娘 夸 奖 说 ：

“鸡吃了老鸹虫下蛋多，腌
的鸡蛋个个流油。”我便高
兴地把瓶子放到外窗台的
席 篓 旁 。 第 二 天 一 早 ，娘
打 开 鸡 窝 ，把 那 些 闷 晕 的
老 鸹 虫 倒 进 鸡 盆 里 ，鸡 们
吃 得 那 叫 一 个 争 先 恐 后 ，
甚至在树上栖息的几只鸡

也会飞下来抢

食吃。鸡在整个冬天因为
天冷没有下蛋，天气渐暖，
正 是 下 蛋 的 好 时 候 ，这 些
老鸹虫给鸡补充了足够的
营养。每当有鸡刚下出蛋
来 ，母 亲 总 是 第 一 个 拿 给
我 ，欣 喜 地 重 复 着 说 ：“ 赶
紧 暖 暖 眼 ，热 鸡 蛋 暖 眼 能
眼 明 。”我 深 信 不 疑 ，闭 了
眼 ，用 热 鸡 蛋 在 两 只 眼 睛
上 滚 来 滚 去 ，直 到 那 鸡 蛋
变 凉 后 才 放 回 鸡 蛋 罐 里 。
家 里 的 鸡 蛋 可 是 有 大 用
呢 ，母 亲 每 天 从 席 篓 拾 的
鸡 蛋 都 要 攒 起 来 ，过 几 天
就数一次。盘算着哪个亲
戚 快 要 生 孩 子 了 ，留 着 随
礼 用 。 那 时 候 家 家 孩 子
多 ，随 礼 也 是 经 常 的 。 有
时还要用鸡蛋去供销社换
回针线或油盐酱醋。母亲
回 娘 家 没 有 别 的 礼 品 ，只
要 攒 够 一 兜 鸡 蛋 时 ，就 去
看望分别动过大手术的姥
娘姥爷。我偶尔生病嗓子
痛 ，母 亲 也 会 给 我 用 开 水
冲一个鸡蛋。

娘 还 记 着 时 令 节 气 ，
谷 雨 过 后 ，一 定 要 精 打 细
算攒够半罐鸡蛋，用盐、花
椒 、大 料 水 腌 咸 鸡 蛋 。 等
再 攒 够 半 罐 时 ，就 把 先 前
腌 的 鸡 蛋 小 心 地 拿 出 来 ，
用 铅 笔 画 上 记 号 ，把 新 鸡
蛋 先 放 进 盐 水 里 ，再 把 画
记号的鸡蛋放进去。到麦
收 时 节 这 些 鸡 蛋 正 好 腌
好 ，这 是 过 麦 必 备 也 是 最
主 要 的 副 食 。 那 时 的 过
麦，主要是人和畜力，亲戚
邻居互相帮忙过麦，过一场
麦要十多天。咸鸡蛋只在
过麦的中午或早上吃，每人
一顿一般是一个，出力多的
壮劳力有时会有两个，一点
点 抹 开 卷 到 饼 里 吃 ，真 是
香。麦收过完，咸鸡蛋就一
个不剩了。过一阵子，进入
伏天，鸡会“歇伏”，基本上
也不再下蛋了。

老 鸹 虫 是 害 虫 ，学 名
东 方 绢 金 龟 ，那 时 候 的 农
田 不 打 农 药 ，孩 子 们 都 是
捉虫小能手。不知道从什
么 时 候 起 ，那 些 乡 村 树 木
上 的 老 鸹 虫 都 没 了 踪 影 ，
现在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老
鸹 虫 为 何 物 了 ，逮 老 鸹 虫
的经历成了岁月过往的故
事。

（作者单位：衡水市
冀州区委政法委）

前些日子去逛超市，看到了冰糖葫芦，于
是心血来潮地买了一串吃。不知为何，总感觉
没有小时候的好吃。于是我努力在记忆的海洋
里打捞原来的味道。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每每过集会，都是
人山人海，异常热闹，关键街上还有各式各样
好吃的东西，有香蕉、苹果、辣条，还有推着车
子叫卖糖葫芦的老人。每次看到糖葫芦，我就
抱着妈妈的大腿，撒娇地让她给我买，不买就
抱着她的腿不松手。妈妈每走一步就拖着我走
一 步 ，最 后 无 奈 ，只 能 屈 服 。 此 法 屡 试 不 爽 。
还有村里过红事的时候，也常常有卖糖葫芦的
人在结婚人家的门口，估计是这里人多，孩子
多，卖得好。我和几个玩伴都跑去向父母要钱
买糖葫芦，估计也是因为人多，而且别的孩子
也都有，妈妈这时就会很痛快地给我买了。看
着 自 己 手 中 的 战 利 品 ，我 迫 不 及 待 地 咬 上 一
口，那酸酸甜甜的滋味真是至今印象深刻。我
一颗一颗慢慢地含着吃，等把表面的糖含着化
了，再去细嚼慢咽那山楂，最后连那根小木棍
都要舔个两三遍才恋恋不舍地扔掉，最后吃得
满脸都是糖渣子。

慢慢地我长大了，村里的集会也越来越少
了，也不像原来那么热闹了，冰糖葫芦吃得越来
越少了。再往后不在村里住了，年龄也越来越
大，糖葫芦的味道有时只能在梦中出现。

时代日新月异，如今的糖葫芦也有了好多
种材质。快节奏的生活，就像一条流水线，不
会有丝毫的停顿。于是乎，很多原来本质的东
西被忽略，原来熟悉的场景变得陌生，就像冰
糖葫芦怎么也吃不出原来的味道。

真的，步伐太快，让我们行色匆匆，忽略了
周围美好的风景；步伐太快，让我们无暇回头，
来不及细品生活原有的酸甜苦辣。有时候，我
们需要慢一些，歇歇脚，回回头，做个总结，就像
当初吃糖葫芦一样，慢慢地品味，再大步向前。

（作者单位：新乐市人民法院）

4 月 6 日 13 时 26 分 ，
一 生 勤 劳 的 父 亲 离 我 而
去，享年 94 岁。

——题记

我多想
父亲真的去了远方
就像当年
去挖海河一样
他从衣兜里
掏出政府补助的
十斤全国粮票
望一望
饿得皮包骨头的
我们兄妹四人
对娘说
你把这粮票
换成粗粮
掺和野菜充饥
让孩子们
度过饥荒
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
他背过脸去
我看见
母亲眼窝里

闪动着泪光

父亲去了远方
却把背影
留在我梦乡
他光着脚丫
赤裸着肩膀
弓着腰身
披着月光
瘦小的身躯
推着装满盐碱土的小车
一趟又一趟
从深夜推到天亮
淋出盐来
拿到集市偷偷去卖
换回一家老小
活命的口粮

父亲去了远方
留给我严父的模样
记忆中
他没有对我笑过
印象中
他有一副
铁石般心肠

他不识字
却逼着我们
兄妹四人上学
从小学到高中
棒打鞭抽
就为了
不许离开课堂
在那贫困的年代
他承载着
多大的艰难啊
用双手
硬生生托起
儿女的梦想
有人说
父爱如山
我的父亲
已化作大山样的雕像

父亲去了远方
那地方叫做天堂
我不知道
天堂离我到底多远
却带给我太多的悲伤

（作者单位：邢台市
南和区人民检察院）

老鸹虫

油菜花开

父亲去了远方
丁凤江

冰糖葫芦

□ 文/图 张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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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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